
 

 

安島島民之死 (第十三屆林榮三文學獎散文組三獎) 

安蒂德波斯群島（Antipodes Islands）的島民嚴格說來並不是真正的島

民，只是因為有部分的群體出生於這座島上，人們便這樣稱呼他們。人總是喜

歡以自己的認知來指稱世界。 

安島島民的靈魂與身體屬於廣大的南太平洋，從澳洲遠及智利，從南回歸

線到南極圈，深色的洋流、淺色的洋流以及南極大陸融出的碎冰都是他們的領

地，他們駕馭海上的風，並嗅出不同海域的氣味。 

安島島民出生於由泥土砌成的簡陋住所，但那不過就是生命初始的一塊墊

腳石，到了能夠獨立生活的年紀，安島島民就必須離開出生的島嶼去流浪。事

實上，在被稱為安島居民之前，世人將他們歸類於一個更大的群體──流浪的

狄俄墨得斯 Diomedea exulans。 

Diomedea 源自希臘特洛伊戰爭英雄狄俄墨得斯(Diomede)，傳說他的部下

在他死後被天神變成海鳥以追隨並守護他的亡靈；exulans 則是流浪、放逐與

離鄉背井之意。在十八世紀的探險家與博物學家眼中，這個名字對於安島島民

以及與他們血緣相近的其他島嶼居民而言想必非常貼切，他們生來注定要遠離

家鄉，而他們給予外界的神祕感也塑造了神性。但如此的稱呼或分類也就只是

「文明人」認知世界的一種方式，就像安蒂德波斯群島，因為接近格林威治天

文臺的對蹠點（antipodes），才被如此命名。安島島民並不去劃分這些，他們

只是活著，出生、流浪、歸來，然後再流浪。他們是南太平洋。 

他們一生幾乎都在海洋的漂泊中度過，他們航行的速度飛快，但流浪的歲

月漫長。儘管如此，每年夏季，仍會有上千位島民回到他們出生的島嶼，在南

半球炎熱的十二月裡，安蒂德波斯群島擁載著多達七千位成年的歸鄉浪子。離

開時，許多都還只是剛學會撿拾海面烏賊的孩子，在歷經五到十年的漂流後，

海的鹽分與殘酷讓他們的外表相對離家時滄桑許多，但不變的是那雙深邃明亮

的眼睛，那是沒有光害只有南十字星的夜晚天空的顏色。 

數千條航線交織在這水半球中心的島嶼，並在此打上一個鹹鹹的結，對首

次歸鄉的安島島民而言，往後流浪的日子將與幼年的初航不再相同，他們將背

負島嶼與自身血液所賦予的另一種羈絆。 

海島因為風大的關係幾乎長不出樹來，安蒂德波斯群島淺薄的土壤主要為

底層蕨類與枯黃的草本植物所覆蓋，表面上看過去，整座島就像另一片黃黃綠

綠的汪洋。安島的居民就在這片汪洋裡遇見自己的伴侶。 

在褐黃色的浪裡，在海風夾帶溫暖鹽分的季節裡，如果你幸運航過安蒂德

波斯群島，你會看見或聽見流浪的狄俄墨得斯們站在被風吹低的浪潮裡，已成



 

 

年的他們會成雙成對地挺起身子伸展著修長而有力的雙臂，他們會擺出彷彿擁

抱但並不真正擁抱的姿態，他們會時而湊近對方的面頰，時而低下頭，又時而

望向天空的海，他們會彼此應和，重複著來自體內浪潮的起伏──這是他們的

舞蹈。 

他們也唱歌，在複雜的舞蹈與海風的呼嘯間，你可以聽見安島戀人們的歌

聲與呢喃。你大概不會覺得那些歌是好聽的，那些曲目十分複雜，包含著許多

不協調的音調與旋律，有彷如快速敲打響板的喀噠喀噠聲，也有一種啵啵啵啵

的聲音，像墜海時數萬個氣泡與海水一同撞擊耳膜的聲響。 

至今仍沒有外人能理解他們的語言、歌曲與舞蹈，我們只知道，在他們一

夫一妻的社會制度裡，這些相互對應的動作與聲音是聯繫彼此感情的重要儀

式，就像每個海域的風揚起不同的浪，他們會記住那樣的頻率，好在未來的流

浪與賦歸中相認。 

儘管賦歸有時是艱難的。 

在相互配對與養育完下一代之後，迎向他們的仍是漫長的漂流，那是他們

的命運，島嶼只是驛站，大海才是真正生養他們的故鄉，他們必須在外漂泊，

方能抵達生命的內殿，他們等待著下一次體內的引力將身軀牽往推進新生命的

島嶼。他們離開，是為了要再回來。 

儘管總有島民不再回來。 

他們的航行靠的是風，因此赤道無風帶成了他們所能認知的世界地圖的邊

界。身為流浪者，安島島民的世界很廣闊，但北半球對他們而言仍像生者所無

法企及的死後世界，他們不知道那裡是否也有海洋，也有島，以及島嶼上的居

民，他們也不知道如果島嶼上有居民，那他們是如何看待他們的島嶼與他們的

海。 

儘管許多島民與伴侶不再回來，但海本來就是殘酷的，這是流浪教會安島

島民的事。他們所不知道，而且可能永遠無法理解的是，許多島民不再回來的

原因，與另一座小小島嶼上的居民有關。 

 

我見到第一個安島島民時，她已經死去了。遠洋船隻載她跨過了生命地圖

的赤道邊界，來到這七月才是炎熱季節的小小亞熱帶島嶼。 

雖然她還是個未成年的孩子，流浪的初航沒了歸期，但南太平洋附在她身

上的氣味已是那麼的濃。那天我一出電梯就聞到從走廊盡頭飄散而來的鹹鹹海

味，彷彿這裡不是研究所的解剖實驗室，而是某個小漁港如常的早晨。 

我們合力將她抬上解剖檯，因為前一晚事先解了凍，所以身體已不像在冰



 

 

櫃裡時那樣僵硬，皮也已經軟化了，血從她的嘴角滲出，染紅了側臉與胸口。

我們輕輕轉動她的四肢、頭部與身軀，漁船將她拖上甲板時在側腹上留下綠色

的烤漆，而左小腿大概是航行過程中在船艙冰櫃裡撞斷的。在檢視完外部狀況

後，我們將她平放準備接下來的形質測量，我拿出紀錄表寫下： 

漂泊信天翁（安島）Diomedea exulans antipodensis 

牠的雙臂張開有二點九米那麼長，漂泊信天翁翼展最長可達三點四米，是

所有飛行鳥類中最大的。修長的雙翼使牠們能利用海上的風輕易飛行數千公

里，但也因如此，起飛與拍翅必須消耗大量能量，為了節能，信天翁鮮少拍動

翅膀，牠們的胸肌因而非常地薄，而撐起翅膀的肌肉則厚實又堅韌，甚至在肘

關節處演化出一塊小骨頭，以加強筋肉伸展的強度。 

我們撥開六公分厚的羽毛，用解剖刀劃開牠的身體，取出那血液幾乎已流

乾的空空的心臟，剖開被擠壓在其他臟器中癟癟小小的胃，裡面僅有一個消化

後剩餘的魷魚嘴，我們也取下牠的鳴囊，那是鳥類的發聲器官，牠無法再覆述

的語言將被保存在 75%酒精溶液裡。 

如果是活著的多好。 

標本室裡夾雜著興奮、惋惜與不小心溢出的悲傷。我們為能夠製作如此美

麗而巨大的鳥類標本感到雀躍，但也知道牠之所以出現在裡的原因是令人憂傷

與羞愧的，而當我們突然想起自己也是一座海島的居民，牠的死亡便顯得諷

刺。 

魚鉤劃破牠的脖子，一道十幾公分長的裂口延伸直到堅硬的下嘴喙。衝入

水面或者從水面起飛都是極度費力的事，因此信天翁以在海面滑翔的方式覓

食，捕捉海洋表層的獵物或死屍，但儘管牠們飛行與掌握風向的能力再好，也

很難辨識出漂浮在海上的究竟是能讓自己活下去的漁獲，抑或是將為流浪畫下

休止符的魚餌。 

牠是溺死的。曾有科學家估計，沒有使用避鳥措施的延繩釣將造成每年近

十萬隻各類信天翁的死亡，延續數十公里的延繩釣繩上數千個餌鉤，來自各國

上千艘合法或非法的延繩釣船，平均每五分鐘就取走一隻信天翁的性命。全球

二十二種信天翁已有十九種瀕臨滅絕。 

「如果是活著的多好，寧願牠不要來。」我好像聽到有誰或者自己心裡說

了這樣一句話。 

但美麗的牠在這裡。牠將會成為動物標本館藏的一部份，博物學的一部

份，記載人類與自然關係歷史的一部分。身為歷史紀錄者的我們知道，客觀的

記述容不下多餘的情感批判，哀悼也是多餘，那能挽回或搶救甚麼事物嗎？只

能盡力留下牠所能帶給我們的，所有弔念的語言也只是為了生者，讓我們儘管



 

 

如此也還可以走下去。走下去，然後回頭來讀這段歷史，並為所失去的感到悲

傷。 

 

漂泊信天翁據說是在離安蒂德波斯群島不遠的海域被混獲的，而我們都知

道那並不只是海上的事。 

許多人都說這座海島明明是海島，卻沒有海洋文化，只有海鮮文化，那不

只單單是漁業的問題，反倒像是整個島嶼都生了病，沒有人在乎發生了甚麼

事，好像眾人決議好了一同背向海面不去看，好像我們就只要安然地住在這座

島上，就能想像信天翁們也同樣安然地棲居於牠們的島上；好像我們的生活只

限於北半球的這一小點，而無須去過問南半球那些溺水般的鳴叫。 

約莫二十年前，海鳥混獲的議題才開始被大眾關注，國際組織通過決議，

要求漁船在信天翁等海鳥主要活動的高緯度海域採用避鳥繩、夜間投餌、支繩

加重等至少兩種避鳥措施，但儘管能夠有效地減少混獲，混獲還是會發生。而

也無法確定，下降的混獲數量是漁業進步的速度終於達到洋流流速的幾千幾萬

分之一，又或者，我們與牠們的海洋上真的已經沒有太多的鳥了。 

不知怎地突然想起一則關於鳥類語言的科學研究，內容是科學家在研究了

某種鸚鵡的鳴叫聲後發現每隻鳥都有屬於自己的名字，這或許不是太難想像的

事，但還是在圈內引起了不小話題。在被證實以前，我們還是只能謙虛地面對

大自然，說我們不知道，說我們對世界的了解就像對安島島民語言的了解一樣

少。 

我們終有一天也會知道嗎？知道安島島民也能同樣理解悲傷與活著的痛

苦，知道他們也會做夢，會想念，會感受到海的荒蕪，知道他們的語言裡也有

流浪與歸鄉的同義詞，知道每位安島島民也都跟我們一樣擁有自己的名字？ 

我不知道，只祈禱我們來得及知道。 

此時的安蒂德波斯群島有誰正以我們尚不了解的陌生語言，或想起或呼喊

或哀悼著一個名字。 

 


